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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視野─

如果
菲律賓人全都是南島語

族，那麼原住民和農民

之間的差別是什麼？兩者在抗爭

運動中的區別又有著什麼樣的意

義呢？這些問題是我在第一次去

到菲律賓北部科地埃拉山區之

後，內心開始出現的疑惑。

當時的我，跟隨著台灣原住

民許多前人的足跡，參與到該區

域行之有年的一個跨國原住民族

運動。我也才因此注意到，菲律

賓許多積極涉入原運並於其中扮演要角的運

動倡議者，有不少人屬於低地的非原住民。

以此為起點，我想到過去在閱讀菲律賓抗爭

運動相關研究的時候，低地的農民運動與高

地原住民族運動基本上是兩個不太一樣的研

究傳統。這樣的學術分工到底是怎麼樣被界

定的呢？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我開始了在

當地的研究之路。

科地埃拉日

自1985年以來，科地埃拉山區的運動倡
議者都會在約莫四月底的時候，舉辦一個名

為「科地埃拉日」的紀念儀式，用以紀念過

去遭軍警鎮壓、暗殺的反水壩計劃領袖。同

時，他們更藉此場合聲援至今仍持續受到迫

害與負面影響的國內外原住民族群體，每年

吸引無數國際團體前來共襄盛舉，使其儼然

成為是菲國數一數二的大型政治性集會。面

對幾十年來從不間斷的運動能量，許多參與

者往往驚艷於當地居民熱情且不屈不撓的抗

爭精神。尤其跨國原住民族網絡在當代已經

是一個超越國界的全球政治實體，這樣的精

神對他們而言，更是容易將世界各地看似有

相同命運的原住民給串連在一起。

從認同政治的角度來看，原住民族這個

概念雖然直到相當近代才被提出，其所指涉

的卻是在歷史過程不斷因不平等關係被邊緣

化的人群，並非憑空冒出的新興群體。以菲

律賓的例子來說，在所有國人皆屬於南島語

族的情況下，原住民族的分類奠基於西班牙

菲律賓高山農民運動與認同政治

科地埃拉日的戲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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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的治理政策：那些未能夠被統治且天

主教化的菲律賓人，因為歷任政府分而治之

的舉措，雖然比一般的菲人保有更多的傳

統，這樣的差別待遇卻讓他們在政治經濟資

源方面顯得弱勢。有鑑於此，運動倡議者才

會不斷透過遊說、抗爭等手段，要求統治者

正視原住民族所缺失的權利。當然政府並不

是毫無作為，他們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推
動各項保障與福利措施，這些努力甚至讓菲

律賓被譽為東南亞地區原住民相關法規走得

相當前端的國家。

既然擁有看起來相似的目標，為什麼運

動者與政府仍然衝突不斷呢？有別於其他人

往往將資本主義與國家共構作為

解釋，卻在某種程度上過於去脈

絡化，我想要再更細緻的從兩者對於原住民

族概念的理解，與其延伸而來的未來社會藍

圖做為切入點。這除了能夠更為具體的釐清

造成雙方歧見的癥結點，也才可以跳脫前述

的認同政治觀點，重新認識抗爭運動之中的

人們，究竟是如何找到屬於自己的定位。

菲律賓的原住民族運動

簡單來說，籌辦科地埃拉日的菲國運動

者在理念與策略方面，大多貼近菲律賓共產

黨的路線。根據共黨重要的抗爭指導手冊

《菲律賓社會與革命》，他們將原住民和南

部地區被伊斯蘭化的摩洛人稱作少數族裔

（minority）。主張必須先從少數族裔的權利

菲律賓高山農民運動與認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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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地埃拉日參與人數眾多，一部分的人僅能在室外參與。

國際參與者與當地居民交流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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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著手，殆他們與一般菲律賓人享有同樣

權利之後，才能進一步推動全方面的社會主

義革命。在這樣的基礎上，原住民的文化權

毫無疑問依舊是重要的，不過原運卻被視為

是菲國整體社會改革的過渡階段，許多非原

住民族的運動者因而加入到原運的行列，共

同為這樣的社會理想而努力。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此般說法。親

共的原運份子自1970年代初期於科地埃拉山
區扎根以後，數度遭到各方勢力的質疑，甚

至包括有左派人士因為對於原住民族的想像

不同而分裂。有些人便認為，共黨的論調忽

略了原住民族社會文化的特殊性，那樣的運

動策略將對原住民族未來的發展有負面影

響。而與運動者之間的紛爭相比，菲國政府

近幾十年來的政策規劃走向事實上較接近於

後者，我們也就不難想像政府與親共的原運

份子為何即便都在談保障原住民權利，卻始

終難以找到雙方皆能夠滿意的平衡點。

菲律賓政府的政策與管理

說到這裡，你或許會認為這便是意識形

態差異所造就的分歧。然而，其所牽涉到的

面向可能更複雜些。因為這樣的爭辯不僅並

非新鮮事，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國殖民時期。

當時殖民地的官員與學者針對「未能西班牙

化的菲律賓人」究竟該如何依照其種族特性

分類，曾有過一番熱議，這也不免俗地影響

到殖民政府後續相關的治理政策規劃。

像是美國於接手菲律賓之初即創建的菲

律賓委員會，其創始成員之一迪安‧伍斯特

（Dean Worcester）在西班牙紀錄的基礎上，
透過體質特徵的調查劃分種族差異。他主張

菲律賓包括尼格利陀、馬來亞與印尼三個種

族，其中在南部民答那峨與北部科地埃拉山

區並未受天主教影響的人群，便被認為是具

有印尼血統。

然而，後來成立的非基督宗教部落管理

局，其首任局長大衛‧巴羅斯（D a v i d 
Barrows）則持有不同看法。他在任內推動的
「菲律賓群島民族學調查」便指出，即便菲

律賓人是由幾波東向的移民潮所組成，他們

實際上並無體質與種族特徵差異，僅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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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倡議者為過去因抗爭而遭到殺害的先烈立紀念牌。



57原教界2018年6月號81期

文化與開化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巴羅斯

除了以宗教、親屬、語言及生計形態作為人

群分類的指標，更強調殖民政府首要目標應

當是要教化部落民族，使其得以脫離野蠻封

建的文明狀態。

在與伍斯特的學說相互競逐下，巴羅斯

的立論在20世紀初首先成為是殖民政府的施
政方針之一，尤其當他在擔任局長兩年以後

便被調到教育機構主事，這樣的傾向更是鮮

明。根據他的主張，原先用以進行民族學調

查的經費與計畫多半挪至教育局，在他將菲

律賓人視為單一民族的前提下，相關調查更

延伸至低地的菲律賓人，藉此發展統一的教

育政策。而美國殖民統治之下的菲律賓，自

此便開始採用現代化且具實用性的教學體

系，試圖將菲律賓全境猶如奴工般的農民皆

教育為現代國家底下獨立自主的小農。

不過由於伍斯特隨即又掌握了非基督宗

教部落管理局的實權，即便殖民政權主要採

用的是巴羅斯對菲律賓人的概念，伍斯特卻

透過近似於美國印第安保護區的行政區劃設

計，試圖保護高地人種免於受到低地菲律賓

人的侵擾。至於在1910年代接替
兩位主事者的人類學家亨利‧奧

特雷‧貝葉（H e n r y  O t l e y 
Beyer），他最後綜合雙方判定人
群分類的觀點，以經濟與社會生

活、語言和體質特徵作為政府後

續人口普查的分類依據。這不僅

成為現今判定菲國原住民族重要

的依據，其當初暫時擱置的爭

議，也成為是菲國原住民族運動

在發展過程中潛藏的衝突點。

重新檢視近代新興原住民族運動

藉由原住民族運動的歷史化，我們得以

重新檢視往往被視為是以認同為基礎的近代

新興原住民族運動，其起源即有可能不若我

們想像般的那麼「新」。而透過全球政治網

絡的串聯，我們或許會看到許多相關的詞彙

與概念被共同使用著，實際上它們在不同時

空脈絡底下的意義卻是大相逕庭。在科地埃

拉山區行之有年的跨國抗爭運動，雖然被稱

之為原住民族運動，當我們仔細探究其內

涵，將會意識到目前我們在學術傳統分工以

及認識原住民族的方式，很可能並未能充分

的解釋現象本身。這是菲律賓原住民族研究

能夠提供我們的省思，幫助我們在理解自身

與他者的時候，可以更真實的貼近做為人的

真實處境為何。

賴奕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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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類所畢業，現為中研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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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倡議者透過海報呈現出自己對於抗爭的想像。

菲律賓高山農民運動與認同政治


